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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話說湘蓮、妙玉共入鴛幃，極樂交歡，付之摹擬，直至紅日當窗，才起來盥沐。湘蓮對妙玉梳妝。菱花映去，眉翠生春；

蕙帶拈來，肌紅散麝。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湘蓮細看，真如月殿仙娥，喜得心花燦爛。妙玉道：「我於今視卿如天，指望你博得個

功名，於一番事業，才可揚名顯親。你的武藝固屬超群，但不知文才若何？」湘蓮道：「我少年遊俠，末習詩書，只略知幾個字，

深愧班管千鈞，不知妹妹何以教我？」妙玉道：「咱們橫豎閒著，我有的是書，你可天天看書寫字，間或又演武藝。文墨一道，我

雖不才，必當盡心合你講究。數年工夫，文事武備可都全了。」湘蓮大喜，從此終日閉戶讀書，專習文藝。妙玉鴻案相莊，極其誠

篤。這且按下。

　　再說黛玉因失盜一事，家丁出力者均有獎賞。包勇功多，格外賞銀五百。又揀四十名壯健的，同包勇巡夜。又查得大觀園周圍

垣牆，多有人家住房圍繞，只有西北角是空地，極其寬廣，空地之外，又有人家住房遮護。黛玉、寶玉同商，將這空地買來，也蓋

做花園，西通林宅，東並大觀，三園聯成一處。園外盡是房屋圍繞，又揀緊要地方，蓋了幾座更樓，賈、林兩第，一覽而通。佈置

得嚴密周詳，舉家歎服。寶玉將新收之地多工蓋造。內中佈置，全靠林府聘來的一位南邊雅士虞自如先生－－外號夢園。建造各處

亭台樓閣，都是此人獨出心裁。此園成工，後書交代。

　　且說宅湘雲夫病已愈，黛玉贈了萬金一所田莊，又贈些衣飾布帛，值兩千金。夫妻二人感激之至。湘雲時常來住，一日走至沁

芳橋畔，只見五色鳳仙花如綴錦，引得群蝶紛飛，看了一回，來至怡紅院，向寶釵、黛玉說：「我今兒回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再住

幾天。那裡這麼離不開？從前一住半年，還只是催著人接你來。於今雖有妹夫絆住，也不可疏遠了咱們。」湘雲道：「因為有點要

緊事情，回家過幾天就來。」於是二人攜手同行，走至沁芳橋頭，湘雲指著鳳仙花道：「林姊姊只愁我不來，我望著這些花，那裡

捨得去？你瞧瞧那朵大紅的，實在可愛。」忙叫翠縷去彩。翠縷剛伸手來摘，只見這朵花忽向斜次裡一拋。翠縷一驚，定睛看時，

卻是個朱紅蝴蝶，眾人納罕。這蝴蝶盤旋圍繞，高高下下，飛去飛回，惹得一群丫頭用扇撲的，用絹子掠的，攝手攝腳去捉的，鬥

了好一會才飛遠去了。

　　湘雲別了眾人，到家料理事務停妥，想起那日見的朱紅蝴蝶實在稀奇，吟成七律一首。

　　過了幾天，賈母著人來請。湘雲帶了許多物件，先來賈母處請安，薛姨媽、寶琴、香菱、岫煙也來了，湘雲見過眾人。鳳姐

道：「老祖宗正惦記著你，說你從前在這裡一住半年，於今多則三天，少則一天，就要回去。為什麼離不得家了？」姨媽道：「於

今自然比不得從前，要照應姑爺。若常在這裡，家裡的事交給誰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這趟打算住幾天？」湘雲道：「你猜一猜。」鳳

姐道：「估量著至多七八天就了不得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拿不定。」一面指著外間說道：「你瞧瞧，倒像搬家似的，帶了這些東西

來，還不長久住著嗎？」湘雲道：「我這趟要住到看過菊花才回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又太遠了。你常在這裡原有趣，把你姑爺撂下

了，可使不得。」湘雲道：「鄉里有家富戶，請了個外路先生，病重回家。於今托他代館，要到年邊才得回來。家裡沒事，在這裡

可住久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林妹妹說你搬家似的，我只道你帶許多東西來，像合姑爺拌嘴賭氣似的，倒嚇我一下子。」眾人聽說一

笑。

　　釵、黛二人同湘雲、寶琴、香菱、岫煙來園中賞玩鳳仙，湘雲道：「我那天見的紅蝴蝶實在可愛，謅了一首七律，請教公評。

此調多久不彈，手生荊棘了。」一面念道：

　　茜色裙衫幻相全，風回舞翅落紅鮮。

　　胭脂魄冷迷楓葉，荳蔻思深化杜鵑。

　　掠過御溝流影亂，依來宮額鬥妝研。

　　模糊老眼驚飛舉，誤認榴花落檻前。

　　群釵一面聽，一面贊道：「新豔極了。咱們的詩社久停，要振作起來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待花園完工，再來興社。怡紅院後花

障一帶的各色雞冠，錦屏似的，清秋佳色，不可不觀。」於是一群人同至花障邊玩賞，就在石凳上坐下。丫頭將茶送來，每人一個

五彩洋磁茶船，霽紅仿雕漆合歡蓋鍾，盛著天水泡的龍井茶。

　　賞了一回雞冠，同來至瀟湘館。只見院中四架盆景：一種朱筠，乾色如象牙，清勁光潤，朱紅竹葉，疏密停勻。一種丹杏，花

如渥丹，狀如緋桃，香氣甜藹，沁人心脾。一種鴛鴦菊，枝葉，扶疏，每一莖上並頭兩朵，一朵或粉紫；一朵或青黃，一邊或紅，

一邊或白，一蒂雙花，各色分別，故名鴛鴦菊。一種蝴蝶梅，虯枝屈乾，初開桃紅，轉淡紅，由談紅轉白，又由白漸開漸紅，形如

蝴蝶，兩邊兩個大長瓣，兩個小圓瓣，如蝶翅，中間一個窄長瓣如蝶肚，心中花鬚有兩根長的，出於大瓣之外，儼然一個蝴蝶，開

時惹得無數蝴蝶棲止花間，遠望真假莫辮，奇妙如此。

　　群釵賞玩後，又見裡間書幾上擺著一盆紫蕙，每莖上著花數十朵，色如紫羅蘭，香比建蘭，格外幽靜。湘雲要動手擷取，寶釵

忙攔住道：「你這脾氣還不改，一見花就要插到頭上去。竟要做一頂百花盔，長遠頂在你頭上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把他頭上錐上許

多眼，遇花便插才簡便。」

　　說笑之間，又到隔間裡，看見書架上一盆金蘭，葉如碧玉，寬窄適中，長短合度，花似蜜蠟作成，瓣短而闊，形圓如梅，燦爛

如金，稀世之英，可稱仙品。群釵人人賞鑒，贊不絕口。湘雲貼到架邊，只管嗅香，一面說道：「蘭為王者香，這香的妙處又在王

者之上，要稱他做太王香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過幾天剪下兩朵，你再來頂太王，如何？」湘雲道：「剪花的時候先告訴我，洗洗頭

髮，梳個高髻，好頂太王香。」寶琴道：「太王在你頭上兩層，你就是個文王。夜來可曾夢見飛熊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他的飛熊夢

久已入了。你沒瞧他：先前吃飯，一塊魚沒有吃完，倒蘸了半碟的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笑。湘雲道：「你別笑我，叫大伙兒瞧瞧

你，比比我的肚子，誰高拱些。」眾人說說笑笑，天色將晚，方才各散。

　　次日早起，黛玉吩咐人：各色齊備怡紅院後花幛。面前彎環池水，繞出沁芳閘，近又重新修整。這花幛順著池水曲折編成，竹

籬上面網著各種藤花，春時豔似錦屏。池沿寬有兩丈，各色雞冠栽於籬根內外。賞花設席，池沿上搭起明瓦天棚，排著許多坐位。

每位一椅二幾，安放肴饌茶具，每位一洋漆小桌，盒內貯精細乾鮮果品、佐酒嘉肴，一壺一觴。備辦停妥。

　　到了上午，賈母邀了封夫人、薛姨媽、舒夫人、邢、王夫人並眾姊妹等，花花簇簇的先來怡紅院坐下。賈母道：「今年雞冠秋

色很好很多，這個地方又收拾得好，大家都要來熱熱鬧鬧。寶玉橫豎是常合你們一陣的，瓊哥兒也要叫他來，合寶玉一樣坐。」於

是大眾齊來至花幛邊，只見椅幾坐位對著花幛，自西至東，一字兒排下去。賈母對舒夫人道：「這一定是你姑娘的佈置，別人再沒

有他細心別緻，各色周到。」舒夫人道：「咱們姑娘本來聰明才幹，再得老太太調教，所以事事妥當。平日跟著老太太陶熔，才得

如此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，萬不能抵他精明。咱們且坐下來。」封夫人又與薛姨媽謙遜，賈母道：「封太太的首

坐，再沒人僭的。」於是封氏首坐，其次姨媽、賈母、舒夫人、湘雲、寶琴、香菱、岫煙、邢夫人、王夫人，再探春、惜春、喜

鸞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寶釵、黛玉、瓊玉、寶玉都坐下了。賈母道：「今兒點的什麼菜？」黛玉道：「除例菜外，揀各人所喜的

添了幾樣。」賈母點點頭，讓過兩回酒菜，抬頭細看，忽然指著舒夫人對面一朵大雞冠說道：「這朵白的很好，妙極了。叫什麼名

色？」黛玉回道：「叫做雪嶠層云。」賈母問：「共有若干種類？」黛玉道：「有上千細種，合菊花都刻的有譜子。」

　　賈母又笑道：「今兒賞花，可惜少個玩意兒。」一語未終，只見平兒攜著巧姐，鴛鴦拉了劉老老合板兒的兄弟發兒來了。賈母

欠身道：「劉親家，多久不來了。」老老道：「莊家人生活忙，今年又多種點子糧食，所以這早晚才偷空來，請請老太太安、合姑



太太、姑娘們的安。今年雨水調勻，瓜果很有味兒，帶了點子請老太太、姑太太、姑娘們嚐嚐新。」賈母道了謝。黛玉叫人添設老

老坐位，同賈母並排。湘雲忙來同釵、黛二人並坐。寶玉之下，又添鴛鴦、平兒、巧姐坐位。賈母問：「老者一向好？」老老站起

來道：「托老太太的福，還掙的動。出力的粗活也不能了，食量也很差了。從前食量大如牛，吃個老母豬；而今食量大如豬，只好

吃個老母雞。酒也不能喝了。」眾人聽說大笑。

　　寶玉見老老腮邊生個癤子，貼了膏藥，向著寶釵、黛玉，把個指頭到自己腮上指指，又指著劉老老。寶釵觸動前事，已經大

笑。黛玉道：「今兒要行今使得，再別叫他做出那個樣子來。你瞧他的腮幫子，再鼓一下，那膿血就像放花似的射出來了。」寶

釵、湘雲聽說，笑的氣喘。瓊玉問寶玉：「姊姊們為何這麼好笑？」寶玉告以往事，瓊玉亦笑了。賈母忙問：「你們笑什麼？說給

大伙兒聽聽。」湘雲起身來說，笑的說不出聲。還是寶玉忍著笑，做兩回才說完。大眾正在笑聲鼎沸，』忽見鴛鴦走到老老面前，

悄悄說了幾句。老老道：「我的好姑娘，饒了我罷!」一面自己指著腮上道：「你瞧瞧，連說話都怪疼的，再一鼓就炸裂了，只怕吃
的東西都從裂縫裡冒了出來。」大眾笑得前仰後合。

　　媽子又來上菜，賈母叫揀爛的挑兩樣放到老老面前。發兒坐在老老旁邊，老老偏著頭慢慢的吃，發兒等不停台，早已風捲殘

雲，當時乾淨。賈母問：「係兩樣什麼？」丫頭回說：「金銀蹄、酥雞。」賈母道：「蹄子也罷了。老老害癤子，這雞不該送過

去。」老老道：「不相干，這樣沒骨子的雞，又很爛，那怕癤子害死了，也要吃完他。」眾人又讓過酒餚。上到點心，各人隨意拈

拾，單看老老合發兒吃得有趣。鴛鴦只要行令，薛姨媽忙道：「這個不必罷，我笑疼了肚子，還沒有好。」封夫人道：「已足領

了，散坐坐罷。」於是大眾起身，又到各處逛了一回再散。

　　湘雲住在蘅蕪院，香菱、寶琴、岫煙作伴。次日，四人來到怡紅院，同寶釵、黛玉復在花幛前漓茗清談。只見一群五色蝴蝶遠

遠飛來，直入花叢，往返迴旋，穿來度去，群釵越看越愛。內中有個翠藍的，分外輕盈嫋娜，又有紅黃白黑五色斑瀾，與花相映，

令人目悅心怡。湘雲道：「我前日做了《紅蝶詩》，你們今兒再把這五色的分詠起來好麼？」黛玉、香菱齊說：「別緻有趣。除你

詠過不算，咱們恰好五人五色。」寶釵道：「不准揀擇，做五個鬮，誰拈著那一色，就詠那一色。」丫頭安了幾子、文具在各人面

前，湘雲做鬮，各人拈取。恰好黛玉拈著藍的，寶琴紅的，寶釵黃的，香菱白的，岫煙黑的。各人思索，不一會都有了，湘雲將一

幅粉紅落霞箋謄出來。只見各人的詩道：

　　藍蝶林黛玉

　　不將紅紫染徽麗，螺黛輕勻淡掃眉。

　　翡翠金寒春夢杳，蔚藍天暖落花遲。

　　踏青山畔和煙瘦，凝碧池頭著兩癡。

　　為問雲英消息遠，畫橋何處寄相思？

　　紅蝶薛寶琴

　　杜鵑枝上影微茫，十里朱欄護豔妝。

　　粉赤自應驕荳蔻，顏酡半為醉芬芳。

　　輕衫舊染腦脂淚，薄袂新添琥珀香。

　　記取夕陽低掠處，誤疑花片落東牆。

　　黃蝶薛寶釵

　　楚楚風[情]任自娛，談黃衫外繞來無。
　　香消蠟瓣梅千朵，魄化金莖草一株。

　　桂苑舞慵衣歷亂，葵房宿久影模糊。

　　姚家園內花千頃，攔入深叢色不殊。

　　粉蝶甄香菱

　　寂寞瓊軒寄跡微，多情常傍玉階飛。

　　淡妝素服留真色，獨抱冰心趁晚暉。

　　醉入梨花迷舞影，坐分柳絮滿輕衣。

　　珠簾十二憑誰卷？栩栩庭前帶月歸。

　　墨蝶邢岫煙

　　烏衣莫錯認門庭，搗罷元霜睡已醒。

　　鴉鬢分香隨黛化，漆園尋夢被雲扃。

　　銀缸背處渾無跡，墨筆描來似有形。

　　月黑花陰春漏永，悵然不語最娉婷。

　　群釵看畢，湘雲道：「論作法，伯仲之間，各有佳句。細詠起來，要推瀟湘壓卷，這起聯最妙，情景入神。宋時有個張三影，

於今出個林蝴蝶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承譽太過。我最愛『漆園尋夢』，形容得幽渺之極；『魄化金莖』，鍛鍊融洽；『獨抱冰心』，

何等高洽；『應驕荳蔻』，寄情曠達。這幾句確是詠物中傑作。」寶釵道：「總不及你這聯。」彼此互相贊賞，茗敘談深，直到月

鉤初上紫薇花才散。

　　再說林瓊玉中元之時，尚未做親。舒夫人來京，李紈因妹子李紋待字，又羨慕瓊玉富貴才華，求著賈母、王夫人向舒夫人同黛

玉商量，又托薛姨媽作伐。雖未過禮，已經說成。舒夫人知李紋才貌最優，又想進新房娶媳，意在速成，所以早定下了。那知瓊玉

命有奇緣，亦應雙偶。舒夫人初來，住在賈母套房內。賈母最愛喜鸞，隔房作伴。每逢瓊玉來賈母處，兩人相遇留神，彼此傾慕已

久。及至賞花這日，瓊玉、喜鸞雖係各人各坐，兩下相隔不遠。一個眼慧，一個心靈，二人雖未交談，已備窺其全體。初然入坐，

卻不肯以目傳情。坐久下來，自然你顧我盼，勢所必爾。

　　席散之後，瓊玉回至書房，心中如有所失。喜鸞回去，亦覺中心促促。次日，因瀟湘館金蘭愈開愈香得絕妙，想去看蘭。又因

近學做詩，得黛玉指教，托黛玉改詩，特帶了丫頭月梅來至園中。走至半路，想起詩本子未曾帶來，一面叫月梅去取，自己只顧前

走。不防雨後苔滑，行至一株紫藤架邊，腳下一欹，身子一閃，連忙抓住一條垂藤，不曾滑倒，吃了一大驚，心慌意亂，頭上戴的

一支鏤金碧玉簪綰在藤上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只得坐在石上，等月梅取到詩本，同往瀟湘館來。黛玉邀到裡間多坐，喜鸞道：「我新

近又做了幾首詩，托姊姊刪改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的詩很可去得了。」一面將詩稿翻閱，說道：「你再加兩個月工夫，把些字面練純

就是了。且放在這裡，慢慢代你推敲。」

　　喜鸞對著金蘭細細賞玩，黛玉笑道：「你可愛他？剪一朵與你戴。」喜鸞道：「我愛得什麼似的。」黛玉用竹剪剪了一朵，遞

與喜鸞。喜鸞拈著只是嗅那香味，，忽對著花歎口氣道：「如此妙品，再有什麼佳卉配得上他!」黛玉道：「莽莽乾坤，物必有偶。
到其時，自有比得上的東西來配他。」喜鸞聽說，臉微微一紅，將朵花隨手貼在鬢邊。黛玉道：「此花妙處極多。初春開起，殘秋

才謝；頭上戴過的，用水洗淨，盛在磁器內，戴幾天鮮潤如舊；多戴幾次，長久發香。寶姊姊從來不愛替花，前兒也戴了一朵。」

兩人評花，權且按下。

　　再說瓊玉自賞花之後，時時刻刻總有個喜鸞在念。失坐無聊，負了手跟到園中散步，意欲到瀟湘館來。忽見個丫頭手裡拿本書

走過面前，因見這丫頭侍候喜鸞，所以認得，故意問道：「你拿這書送給誰的？」丫頭道：「喜姑娘叫我拿來的，等著同到瀟湘館



去。」瓊玉心想：「原來他要往那裡，我正要到那裡。」慌忙走來。忽然肚子裡疼起來，一陣亂響，只得忙回去解了手，又匆匆趕

來。恰好一腳正踏著喜鸞失腳之處的滑苔，竟栽了一交。爬起來一看，只見苔上兩行窄印，形如蓮瓣。低著頭細細端詳了一會，長

僅三寸餘，纖纖尖瘦。憶到《西廂》曲文：「立蒼苔底印兒淺，步芳塵，香徑軟。休言眼角留情處，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。」又把

賞花領略的那番情形細細揣摩，心內思索，舉步間，不防面前一件東西往臉上一碰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支金鎮碧玉簪。取了下來，

[心]內想道：「這是他的，如何掛在這藤上？」只管呆呆站著出神。停了一會，忽然想著：「我且拿去還他，看他怎樣。」心中無
限思量，信步徘徊，又走錯了路。好容易找了回頭，一面走，一面想，猛抬頭，見前面兩個人徐徐行走，恰是喜鸞扶著月梅來了。

　　瓊玉一見，驚惶愛慕，目注神馳，心內又想道：「看他打扮得齊齊整整，行將來且是裊裊娉娉，儼是個姊姊鶯鶯。」又呆呆的

站著不動。喜鸞走至面前，向瓊玉低低叫聲「林哥哥」，瓊玉亦叫聲：「大妹妹，怎不坐坐就回去了？」喜鸞答道：「坐久了。」

說著走了過身。事有湊巧，偏因路滑，喜鸞又閃了一下，頭上戴的那朵金蘭掉了下來，自己卻不知道。瓊玉看見，連忙拾起，含笑

說道：「妹妹頭上的花掉下來了。」喜鸞回身看時，瓊玉已將花送到面前。喜鸞：「難為哥哥。」意欲伸手來接，又不好接；瓊玉

欲想遞過去，亦恐不便。兩人沉吟了一會，喜鸞叫月梅接了過來。行未數步，又站住，將花貼在鬢上，不知不覺回頭一看。瓊玉炯

炯雙眸，呆呆盼望。喜鸞盈盈一笑，款款的走回去了。

　　瓊玉直看喜鸞去遠，將自己的手聞聞，歎口氣道：「這又是『蘭密香仍在，環佩聲漸遠』了。」垂頭喪氣走進瀟湘館，見了黛

玉，將簪子遞與黛玉道：「姊姊瞧是誰的？」黛玉道：「這是你帶來給我的，那匣簪子共十二支，我揀出這支頂好的送喜妹妹，因

為他這個人配戴這簪子。今兒怎麼在你手裡拿著啊？是了，只怕是他才來的時候掉在地下，被你撿著了。」瓊玉道：「姊姊猜得有

理，但是掛在紫藤上，不在地下。我來走到藤架邊，路滑栽了一交。」黛玉忙問：「可曾跌壞沒有？」瓊玉道：「沒有。起來瞧

瞧，只見地上幾個鞋底印兒，內有一個欹的幾寸長，像是滑了一腳。我生怕他跌倒了，細細瞧瞧，苔上又沒有別的痕跡，多分是身

子一欹，抓住藤條，不曾滑倒，簪子結在藤上，自己也不知道。」黛玉點點頭，停了一會，對瓊玉道：「據你說這情形，很是的。

」

　　瓊玉問道：「喜妹妹來有什麼事？」黛玉道：「來看蘭花，再托代他改詩。」瓊玉見桌上擱著本書，拿起來說：「就是這本稿

子嗎？」書頁上題著《綠窗小草》。一面念，連聲贊好，又誇字的筆法秀媚，又問他這詩字學過幾年。黛玉道：「字寫過三年，詩

只兩年半的工夫。」瓊玉道：「他這簪花格小楷，儼然姊姊所書，實在愛人，我們萬不能及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館閣體另有一家，

不必作此無益的筆墨。」瓊玉將本子翻來覆去，細細把玩。黛玉已解其意，欲試其心，假意說：「他這詩字究竟也平平，不為稀

罕。」瓊玉道：「姊姊眼、法太高，據我看很難為他。」

　　黛玉問道：「你將這簪子拿到我這裡做什麼？」瓊玉道：「等姊姊交還他。」黛玉又問道：「你來的時候該遇著。」瓊玉道：

「遇著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那會子你就交還了他，豈不剪截？何必又拿到這裡來？」瓊玉道：「一者怕不是他的，不便冒昧；再者就

明知是他的，到底男女授受不親，瓜李之嫌可不怕麼？」黛玉道：「這才是讀書人的理體。」一面用手帕包了簪子，把丫頭拿著，

同瓊玉出來，自往上房。

　　瓊玉回來，只管出神，將《西廂》詞曲念了又看，看了又念：「休言眼角留情處，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。」自言自語：「眼角

留情』四字，真是錦心繡口，才子文章，才能如此入神。剛才他回頭一笑，那眼角的留情，真令我魂銷神往。」又「暖」了一聲

道：「怎能夠湯他一湯，早與人消災瘴。」又念到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」，一面點頭道：「『秋波一轉』，就係留情的交代，

留情行代得勁之處，全在秋波那一轉。古來有此妙文，今日有此妙人妙事。合他相遇，亦可謂妙矣!但不知我合他的緣法可能得妙。
」如此輾轉縈懷，朝思暮念，雖末入魔，也就如癡若醉。

　　瓊玉本少年持重，此時竟把持不住，未免疏虞，又兼外感，竟病倒了。舒夫人、黛玉、寶玉、賈政、賈母，憂心如焚。一日，

幾個大夫診治，王太醫診出病原，對寶玉道：「此病乃小傷寒，幸未傳經，猶可醫治。但是左尺的脈沉細無力，這是憂思太過，乃

心經第一重症，非心藥不能治。論理該沒有這麼重心事。於今權且除風固腎，將標症治好，再想固本的法兒，二爺火速寬他的心事

要緊。」寶玉皺眉道：「這個實在難了。」大夫去後，寶玉將王太醫的話告訴舒夫人同黛玉。舒夫人道：「這些天瞧他係有心事的

樣子，我細細問過，他又不肯說。姑爺、姑娘再去問問，叫他、有什麼委曲，只管告訴你們不妨。」

　　寶、黛二人逕到瓊玉處，又細細盤問：「若有心事，不妨直說。」瓊玉絲毫不肯吐露，還說：「哥哥、姊姊放心，我並無心

事。富貴如此，還有什麼不足之處？孔子云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」黛玉聽說，不禁大哭，說道：「你輕輕年紀，怎說合這樣

話來？可憐姨媽合我這幾天寢食俱廢。你的心事必不肯說合，這啞謎兒已經難猜，還說這樣傷心的話。你若有個差遲，林氏一脈怎

麼了？我也不忍對著你。」一面哭著走了。

　　寶玉忙安慰了瓊玉幾句，生怕黛玉哭傷，又趕回來。只見黛玉躺在炕上，嗚咽不已。正在難解難分，恰好寶釵進來，見黛玉如

此，只當是合寶玉摳氣，忙說：「寶兄弟，你怎麼同妹妹惱起來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是合他賭氣。」因將去看瓊玉的情老細細告訴

寶釵，一面又哭道：「我此時真沒有法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因為聽說這病不輕，所以趕來問你。據大夫說繫心病，心中病難攻，心

上醫怎逢？」

　　黛玉叫丫頭避開，遂將喜鸞如何來看花，托改詩，瓊玉亦來這裡，如何拾簪，如何路遇各情節和盤托出。寶釵道：「我也猜

疑，但不知這些情節。怨不得賞花那日，我冷眼看去，他兩個很有些顧盼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看出他們眷戀的意思。」寶玉道：

「賞花那日,你們大笑的時候，大伙兒只管傻笑，他兩個四目相注，像行酒令上塑木人似的望不轉睛。他的心事明明白白是這根子，
但他自己不認，怎麼樣呢？」

　　寶釵道：「你們別發急，待我去細細開導他，總要追他的口風出來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若能將他這心病治好了，恩同再

造。」寶釵道：「究竟喜妹妹這個人，輕易那裡找個好姑爺配得上他，瓊兄弟這個人就娶兩位美夫人亦不為過。我想這件事，瓊兄

弟、紋妹、喜妹他們三人，同咱們三人一樣，這是普天下第一美舉。」寶玉喜得跳起來道：「姊姊這話正合我的心坎，妹妹不用

說，合我一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但是這件事有些礙口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分家，用著大老爺處斷；這件事待我來做個撮合山。」黛

玉道：「姊姊若圓全得這件事，往後任憑姊姊要我怎樣，我都依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咱們三人當面說的，不准悔口。」黛玉道：

「決不反悔。」寶釵道：「真個不悔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悔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麼著：今夜咱們三人同睡的時候，當著我面前，你把褲

子褪下來再上床。」黛玉道：「使得，就依你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罷呀!」一面向寶玉說：「可憐妹妹為著兄弟，躁都不顧了。我是說
玩話，怎捨得勒恍他呢？」又對黛玉道：「我往那裡，叫人避開才好說話。我想叫婉妹伴我同去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只管一人說

話，橫豎兄弟就如你的胞弟一般，不必避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我固然相信，恐下人物議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又膠柱鼓瑟了，豈不

知嫂溺手援從權之理？倘如兄弟有要緊的話，只可你知道，有人在側，又不肯說了，豈不誤事？」寶釵道：「就叫婉妹悄悄坐在外

間，不進房都使得。」

　　於是婉香伴寶釵來至瓊玉書房，婉香悄坐外間，屏退下人，寶釵進房，叫聲：「兄弟，今日可好些？」瓊玉道：「勞動大嬸又

來瞧我，很感激你，我的病難得好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我誼勝同胞，你有心事只管說。」一面走至炕沿坐下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可知你

一病連累著許多人？」瓊玉道：「原是為我，大家操心，怎麼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妹妹看你回去，也就病了。」瓊玉失驚道：「若姊

姊因我慮出病來，我這個人更該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因為你的心事不肯告訴人，致生許多枝節。你若肯說。就好辦了。辦別的事，

我卻不能；若治你這病，非是我自誇，能以心藥治得好的。但要你實告病原，才好對症發藥。」

　　瓊玉絕頂聰明，察言觀色，聽寶釵語意有因，打算訴以衷腸，一想萬難啟齒，只得隨口說道：「大姊既能醫，就請發藥。」寶

釵道：「藥已現成，若妄投了，豈不悖謬？」瓊玉左思右想，實不能說。寶釵道：「兄弟讀書明理，可知虧體辱親，尚謂不孝。乃



至於喪命傷親，不孝之罪不更大了嗎？你病到這個分兒，還不自己保全身命，更待何時？若謂護小疵而傷大體，竊賢者不為，智者

不為。以我看，這病只要你開心見誠說合病原，不難於治；若含糊自誤，必至不可解的地位。何以對得住亡過的爹娘、現在的媽

媽、姊姊呢？再你林家一脈宗桃，靠你一人續嗣。是你一人之身，鄭重的了不得。再你這心病，我也知道幾分，你一說明就好治

了。實告訴你罷!我想一箭雙雕，一服藥治兩病。那一個的心事，已告訴我知道了，你還不肯說嗎？」瓊玉聽了這番話，面紅耳熱，
嗽了一陣，心內想道：「他已知覺，瞞不得他了。」忙央告道：「大姊，難為你扶我起來，坐著好說。」

　　寶釵將瓊玉輕輕扶起，用枕頭靠住。瓊玉喘了一會，寶釵道：「你且定一定，緩緩的說。」又停了一會，瓊玉道：「蒙大姊這

番緩明言教訓，弟如夢方覺，實在自愧浮妄，還望大姊包涵。弟病得瘦，終身頂戴。」遂將賞花與喜鸞相對，以目送情，並園中相

遇始習末原由，附在寶釵耳邊，都告訴出來。寶釵亦低聲說：「你這話若早對我說了，不致誤到這個田地。」瓊玉含淚說道：「我

這些非禮之言，媽媽、姊姊面前如何敢露!望大姊成全我才好。但我情癡如此，不知他怎麼樣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是誰？誰是他？」
瓊玉道：「大姊別摳我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兩人同聲相應，同病相憐，同賦《關關》，只管放心靜養。我把個定心丸說給你聽，如

今現身說法，你比作寶兄弟，紋妹妹比作我，喜妹妹比作黛妹妹，咱們作俑於前，你們效尤於後。待十月，你合紋妹妹合婚之後。

即接辦喜妹的花燭，可好麼？」瓊玉歎口氣道：「難得大姊這個處斷，弟終身感戴不盡，千萬秘密要緊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放心!就是
你哥哥、姊姊前，都要替你遮掩妥當，你臉上才過得去。」瓊玉道：「這更好了，實在難為大姊。」寶釵見針砭對症，即合婉香回

來。

　　黛玉正在喝茶，見寶釵回來，忙問如何。寶釵就黛玉的茶喝了，才道：「說了半天，好容易才說妥了。」遂將如何盤問，如何

回答的話述了一遍。黛玉道：「姊姊這番藥石之言，旁敲側擊，就是頑石也要點頭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塊頑石，此時不止於點頭

了。」三人一笑。寶釵道：「明兒先回了太太，必要合老爺商量定規最是要緊。妹妹向姨媽說多。紋妹妹那裡，還得我合大嫂子去

說。再喜妹妹的圭角未露，也要去討他的口氣，先安慰他，可憐他這些時瘦得不成樣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早些合他說，我等你的

好音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回來就在怡紅院歇了，明兒再來回信。」寶玉忽然沉下臉來，正言厲色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好胡鬧，真正約定

的事，全不在心，這是怎麼說？」釵、黛二人怔怔的問道：「什麼事全不在心？」寶玉對寶釵道：「你先前說定，夜上叫妹妹當著

你的面脫褲子，他已依了，你倒忘了嗎？」說完「噗嗤」的一笑。黛玉忙啐了一口，寶釵笑得彎著腰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別鬧了，

明夜再瞧罷!我去了。」一面來到上房。
　　王夫人向寶釵道：「老太太記掛的了不得，又要去看外甥。大夫說繫心病沉重，到底是什麼心病？這倒難呢!」寶釵請王夫人到
房中，密將始末根由細細告訴出來。王夫人道：「古怪!喜丫頭向來沒病，今兒一病就很重。老太太說的不錯：不是冤家不聚頭。寶
玉、林丫頭鬧到那個分兒，這兩個又鬧到這個樣兒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請放心，瓊兄弟已被我勸慰妥了，再等老爺合太太商量定

規，就[援]咱們三人的例，成全了一件大事，倒也很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若不這麼著，又怕鬧的死去活來，倒是合老爺說這話，又
要生氣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只說係林妹妹、舒姨媽求著太太告訴老爺，務必要成全此事，才保得住瓊兄弟、喜妹妹兩人的命。橫豎

老爺最喜歡林妹妹，又疼愛瓊兄弟、喜妹妹兩人，這麼一說，必肯依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這主意不錯，我要……」
　　一語未了，剛值賈政進來，問道：「外甥的病同喜丫頭的病，今兒可好些？我因衙門有事，沒有瞧他們。」寶釵乘機就將始末

原由委委婉婉回了賈政，猶恐賈政不然，總推係黛玉的主意，托代求的。賈政不語，直待寶釵說完，對著王夫人歎口氣道：「暖!好
個賢甥女，手足情深，正合我的脾氣。這個好外甥，正該配個好媳婦。喜丫頭這個好女兒，就該配個好女婿。你們這些人辦事，全

不思前慮後，冒冒失失做成了，才把我知道。即如瓊兒、喜兒這兩個孩子，生成的一對兒，又在家裡住著，不替他們兩個圓全，倒

反聘了紋丫頭，把自家的這個好喜兒倒擱住了。我問你：再到那裡去找個好女婿，能夠像外甥一樣？只怕走遍天涯都無覓處。代外

甥擇媳婦，喜兒正當匹配。紋丫頭難道不好嗎？畢竟比不上喜兒。如今竟依外甥女的意思辦去，很好罷咧。這也是天緣自合，不然

喜兒就要坑了。」又向寶釵道：「外甥那裡，很難為你說!得妥當，我很喜歡。」
　　寶釵出來，心中暗喜。又想道：「果然老爺見識高，人難估量。」一面來喜鸞處，丫頭說睡了，只得回來。次日王夫人細細告

訴賈母、舒夫人，兩人甚喜。黛玉又同舒夫人計議。又同王夫人商量怎麼辦法。

　　飯後，寶釵來看喜鸞，叫丫頭避開，喜鸞詫異。寶釵問道：「妹妹這病，大夫說繫心事過重，你到底有什麼心事，說給我聽。

」喜鸞道：「除了三歲孩子，誰無心事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這心事，很係個病人，為你的病也病例了。」喜鸞間：「誰為我病了？」

寶釵道：「代你拾簪的人。」喜鸞驚問道：「怎麼？林姊姊也病了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不是他。」喜鸞道：「我掉了簪子，係他拿來

還我的。我卻問他怎樣得的，他不肯說。難道這簪子不是他接的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他是過手之人。」喜鸞道：「我只問林姊姊設事

就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代你拾簪的人，為了你病，他也病的可憐。你要自己將病治好，才對得住他。」

　　喜鸞心竅最靈，聽此語必有原故，又有些刺心；又因那人「病的可憐」這句話，心中一急，五內沸騰，柔腸欲斷，一陣虛火上

衝，嗽得氣喘。寶釵連忙扶起，靠著喜鸞坐了一會，氣喘才定。寶釵道：「你自己終身大事靠誰作主？」喜鸞道：「靠老爺、太

太，再望哥哥、姊姊疼我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的心事不合我說，若照老爺冒冒失失一辦，你就後悔不了。」喜鸞聽說，不由的驚出一

身冷汗，戰兢兢的問道：「老爺怎麼辦法？好姊姊，告訴了我。我的心事必告訴你，千萬說不得的。若人知道，我就不要命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且細細的告訴我，包你如心如意。」

　　喜鸞即向寶釵耳邊，也將那日賞花，並後日遇著瓊玉，代他拾花各情節逐一說了。寶釵道：「賞花那天，你們四日傳情，心領

神會。我已瞧見的。後首園中相遇，彼此愛慕，可想而知，也不必問。此後你再怎樣呢？」喜鸞道：「也就罷了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好個『也就罷了』!果然真肯罷了，他也不害了，你也不病了，大家也不用著急了，我也不來問你了，你也不必瞞我了。」寶釵說
得忘形，不覺聲重。喜鸞忙央告道：「好姊姊!說輕些，仔細人聽見。」
　　寶釵又笑問道：「我於今只問你一句話：你可愛他？」喜鸞臉一紅，待要說，又止住了。寶釵道：「你這件事在我掌握之中，

如果愛他，實對我說，別自誤了。」喜鸞道：「姊姊末嫁過來的時候，可愛寶哥哥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這才乖呢!這麼一句話不肯說。
還要借我墊喘兒，我可不依你了。明兒把這些話告訴鳳姊姊，你再招架他去。」急的喜鸞忙告道：「好姊姊，我說了愛他就是了，

千萬別告訴璉二嫂子。但是老爺怎樣冒失的辦法，姊姊說給我聽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是句玩話，嚇你的。若不那一嚇，你的真情如何

肯說？好妹妹，告訴你放心。我同你哥哥、林姊姊商量，昨兒已回明老爺、太太，將你心上的人、紋妹妹合你，照依咱們三個人的

例辦，可好麼？可如你的心了？」喜鸞道：「這話真的嗎？姊姊不過哄我這一時罷咧。」寶釵正色道：「這事都玩得的嗎？寶兄

弟、林妹妹鬧得死去活來，咱們深知其中苦處。你兩個的心病，咱們若不成全，老爺、太太如何知道這些委曲？因為議定了，才來

告訴你放心。」

　　喜鸞聽說，陡然轉憂作喜，要坐起來。寶釵道：「你且靜養，不必勞動。」還叫喜鸞躺下，自己亦躺下，摟著喜鸞笑道：「咱

們代你撮成這件好事，拿什麼謝禮？」喜鸞亦笑道：「哥哥、姊姊的好處，我都記著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實在愛你這個好妹妹，合林

妹妹一樣，怪疼人的。你的模樣兒最好；頭好，腳好；手好，心好；情好，意好；詩好，字好；聰明得好；女工針鑿無一不好。我

就愛殺了你。今兒又配著咱們這個好兄弟，他的品貌極好；命好，運好；少年登第得好；文好，字好；賦好，詞好；詩古好，雜作

好；內才外才都好；做人待人又好；性情好，度量好；禮儀好，談吐好，也是無一不好。我竟愛絕了他。你可愛他？」喜鸞忙說：

「我愛他。」寶釵大笑道：「這才是心眼裡的話說合來了。

　　喜鸞臊得滿面飛紅。因聽寶釵說得行行的，乍然一問，心中所愛，不覺順口溜出，只得說道：「姊姊真真會撮弄人。」寶釵笑

道：「我說了半天，好容易才得你這三個字，可謂守口如瓶。你今兒再可放寬心靜靜的養著，我回去了。」喜鸞道：「多謝姊姊，

很操心了。」



　　寶釵已出房，喜鸞又叫：「請姊姊回來，還有話說。」寶釵道：「還說什麼？」只望著喜鸞笑。喜鸞帶澀含羞，又央告道：

「剛才這些話，姊姊要告訴人，我也不能攔阻。萬不得已，只可告訴你們三人，別人都說不得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一

面來到瀟湘館，同黛玉盡道其詳。黛玉道：「喜妹妹談吐很去得，也虧你將他的話逼出來。」

　　寶釵道：「他們的事就是這麼著，咱們自己的事也要趕著辦了。」黛玉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寶釵道：「現屆八月，要酬客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些天被兩個病的鬧得發昏，耽誤住了，係要趕辦了這一件。那邊房子盡九月完工，十月初進了房，接辦娶親的事。昨

日已回過太太，大略說了幾句。晚上待他回來，咱們再又商議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回來，必鬧脫褲子的案，還有工夫商量正事嗎？」

黛玉道：「他頑人的脾氣，已經刁鑽古怪的受不得了，還擱得住你提他。你必要他鬧，我玩給你開心也罷，待他回來，盡你們鬧罷

咧。」寶釵湊到黛玉耳邊，笑說了幾句，黛玉亦笑答道：「且待晚上再合你算賬。」欲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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